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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七年，捻军即
将被彻底消灭，战争进入
扫尾阶段，军费的报销提
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让湘
军、淮军的主帅曾国藩、李
鸿章有点烦恼的是，军费
的报销遇到了一点麻烦。

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
制度，报销的过程一般是
这样的：一、花钱的部门先
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
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
（财政部），这叫“投文”；
二、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
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
定进行审查，这个过程类
似于当今的审计；三户部
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
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
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
驳”；四、等一切报销项目
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
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
最高领导——皇上审批，
皇上一般都会同意；五、如
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户
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
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

在这个过程中，最关
键的是户部的审查，其他
都 是 例 行 公 事 ，走 走 程
序。但是户部权力的真正
体现不在审查，而在“批
驳”——如果它说你的报
销项目不符规定，说你有

造假账的嫌疑，那你的报
销就不能通过。为了顺利
报销，避免被批被驳，申报
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
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
上就叫“部费”。

大部分“部费”最终是
落入书吏的腰包，这与特
殊的历史情况有关。书吏
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
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
类似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
文员，他们的上面有许多
人——司官、员外郎、郎
中、侍郎、尚书管着他们。
问题是，这些人很少懂财
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更不
愿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
枯燥乏味的账目上，所以
他们就把审查的职责推给
了书吏。书吏说行，他们
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
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
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
字。

书吏在正式规定中是
一些没有地位的人，按规
定五年一聘，不能连任，他
们不仅常常连正式的工资
都没有，甚至连一点伙食
费（饭银）都未必能够如数

领到手。更不合理的是，
书吏的办公费用——比如
纸张、笔墨等经常还得自
己掏钱。另外，即便是这
样的工作，也有严格的编
制限制，户部主管全国的
财政，需要处理的事情很
多，而书吏的正式编制只
有二百多个，书吏自己办
不完的事只能找助手，助
手可能再找助手，这就有
许多编外人员，这些编外
人员的工资福利都要由找
他们办事的在编书吏来负
责。

这一切，给了书吏们
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对
要求报销的账目不去凭公
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
这些钱就有了一个专门的
词，叫做“部费”。给了“部
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
漏洞百出，他们可以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
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
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
缝，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
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
再来报。

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
种权力，导致不交“部费”

就报销不了，几乎想报销
的人都会遇到这种麻烦，
现在曾国藩、李鸿章需要
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他
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
老百姓一样，也是找关系、
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
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
三毫的回扣。所谓“厘”，
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
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
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
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
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
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
万两。讨价还价的结果是
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已经
算是给了很大的优惠。

曾国藩对给“部费”很
不满意，即便只给八万两，
筹措起来也大伤脑筋，因
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
的财政手段得到的。于
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
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
免于审查。皇上考虑到他
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
卓越功勋，同意了他们的
请求。不过，曾国藩也表
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
说好要给的八万两银子

“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
们不能再多要了。

摘自《河北青年报》

东汉章帝时，投笔从戎
的班超带领数量有限的汉
军纵横于西域各国之间，立
志 要 完 成 开 通 西 域 的 伟
业。班超准备进攻叛乱的
龟兹国，但依靠手下仅有的
一千多汉军显然是不够的，
当时乌孙兵强马壮，和汉朝
关系也不错，为了能从乌孙
借兵，班超上书请求朝廷招
抚慰问他们。章帝同意了
班超的要求，命令卫侯李邑
护送乌孙使者回国，并携带
了大量精致的丝织品，作为
礼物赠送给乌孙国王。

天生怯懦的李邑领了
趟苦差，路途遥远不说，兵
荒马乱的随时都会遇到危
险。果然，刚走到于阗国，
正碰上龟兹在攻打疏勒国，
尘土飞扬，喊声震天，李邑
吓得不敢前进。后退到一
个安全地方之后，李邑独自
坐在帐篷里愁闷不已。前
进吧，一路上血雨腥风，没
准什么地方飞出一支冷箭
就会要了自己的命；就此打
道回府，没能完成圣命，回
去脑袋恐怕难保。想来想
去这事的前因后果，李邑把
一腔怒火都烧到了班超身
上，要不是他整天想着立
功，自己怎么会处在现在这
尴尬境地呢？想到了班超，
李邑忽然冒出了一个自救
的办法。他锁紧眉头，绞尽

脑汁，给皇上写了一道言辞
极其恳切的奏章，意思说自
己经过艰难跋涉，抵达西
域，通过考察和深入思索，
觉得开通西域的事业难以
成功，不要再耗费宝贵的人
力物力财力了。接着笔锋
一转，婉转而又暧昧地描述
了班超在西域的生活，说这
位远在西域的兵长使天天
拥妻抱子，只知享乐，根本
没有顾念国内的心思。奏
章送达国内，朝廷上下一片
哗然。因为当时通讯手段
非常落后，人们只听说过班
超在西域的威名，谁也不知
道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以
李邑的地位，又是亲眼所
见，想来他不会信口雌黄
吧。

班超在朝中的亲戚朋
友知道了这件事，急忙向他
通报了情况。这位长年在
外征战的志士，面对敌人的
刀光剑影没有皱过一次眉
头，但面对来自内部的暗
箭，却不得不低下了头。他
对身边的人慨叹说：“我没
有曾参的贤德，而遇有多次
加来的谗言，恐怕要被当世
的人所怀疑了！”于是，他把
爱妻和孩子送回国内，以此

表明自己的清白。
好在章帝是个明察的

人，从不人云亦云，他知道
班超素来忠诚，肯定是李邑
从中捣鬼，所以下诏书责备
李邑说：“纵然班超拥爱妻、
抱爱子，那远在万里之遥，
无时不思念回家的士兵有
千余人，为什么都能与他同
心同德呢？”随即命令他听
从班超的节制调度。他又
下诏给班超：“如果李邑能
胜任在外事务的话，便留下
办事。”皇上的意思很明白，
是李邑说了你的坏话，现在
我把他交给你处置，朝中再
无人敢诬陷你了，你就安心
干你的事业好了。班超的
手下人听说后都非常高兴，
这下可以收拾这个可恶的
东西了，没想到班超在李邑
到达后，马上就命他带领乌
孙国的侍子还归京城。手
下人想不通，对班超说：“李
邑先前亲口诋毁你，想要败
坏沟通西域的大业，如今你
何不借着诏书留下他，还派
他护送乌孙国侍子回国，这
不是留下后患吗？”班超回
答说：“你说的话多么浅陋
啊！就因为李邑诋毁过我，
所以今天派他回去。自己

反省没有毛病，为什么要害
怕别人闲言碎语？为了自
己的一时痛快而把他留下
来，并非忠臣啊。”一席话
说得众人无不佩服班超过
人的宽广胸怀。

班超在西域 31 年，建
立了西域都护，使西域各国
都臣服于汉朝，为扩大中国
的 版 图 做 出 了 突 出 的 贡
献。他以一介书生起家，投
笔从戎，最终以其功劳官至
封侯。他的成功，除了自身
始终表现出来的决心、志向
和勇气之外，也与他对人的
宽容密不可分。不计人过，
便消融了一份仇怨，也消融
了一片遮望眼的浮云，自身
则多了一份清醒、淡定与从
容。

在人生的过程中，每个
人都难免会遇到小人的诋
毁与中伤，他们就像空气中
的灰尘一样，令人厌恶但又
挥之不去，其实转念一想，
灰尘自有灰尘的妙用，譬如
没有灰尘的存在，怎能看到
那最为炫目的阳光呢？所
以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
躲进不现实的真空里，而是
改变我们自己对待灰尘的
姿态，让它折射出耀眼的光
彩。班超不正是以这样的
方式，让自己在历史里熠熠
生辉的吗？

摘自《思维与智慧》

1909 年不平静。这是
大变革的前夜，看似风平浪
静，实则潜流暗涌。这一
年，50岁的袁世凯迎来了他
政治生涯中的“冬眠期”。
袁世凯靠小站练兵起家，受
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赏识
和推举，在 1901 年到 1908
年间，袁世凯大力推进新
政，废科举，建学校，办新
军，筑铁路，成效不凡。在
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的势力
也发展壮大，形成了日后所
谓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1908 年 11 月，光绪皇帝和
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爱新觉
罗·溥仪继承了皇位，溥仪
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
载沣本来就与袁世凯政见
不合，更因袁世凯在戊戌政
变中出卖光绪皇帝一事而

心怀怨恨，一度“铲除”袁世
凯，后来害怕激起北洋新军
兵变，遂于1909年1月将袁
世凯“开缺”（解职）回乡，理
由是袁有“足疾”。

位高权重的袁世凯突
然被清廷解除了所有职务，
这堪称 1909 年中国政坛的
一次大地震。不但很多中
国人感到意外，就连国际社
会也“深感震惊”。《纽约时
报》评论说，袁世凯被解职
后，中国将会发生更多的

“革命暴动”；《泰晤士报》指
出，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
冷淡无情；《芝加哥每日论
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

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
将就此停滞……

外国人的判断并没有
得到印证。被解职的袁世
凯并没有利用自己掌控的
政治和军事势力向清廷发
难，而是“温顺”地回到了河
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

“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赋闲生
活。他还将自己披蓑衣、戴斗
笠，悠然垂钓的照片送到上海
的《东方杂志》去发表，目的当
然是向朝廷表态：我老袁很享
受这种优哉游哉的赋闲岁月。

他为自己的“垂钓照”
写了两首诗，名为《自题渔
舟写真二首》，其中的一首

是：“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
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
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
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
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
蓑雨笠一渔舟。”另外，他在
1909年还写了一首《登楼》：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
两首诗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
身虽隐居、心雄天下的心态。

袁世凯果然等到了机
会。两年后，辛亥革命爆
发，清廷不得不请袁世凯重
新出山。这次，他坐收渔翁
之利，一面逼着清帝退位，
一面与革命党讨价还价，为
自己谋得了大总统之职。
看来，袁世凯在人生低谷时
所写的励志诗并非虚妄。

摘自《济南时报》

从有记忆开始，我的
童年就跟钢琴脱不了关
系。

在爸妈的想法里，凡
是大家闺秀，就一定得琴
棋书画样样都会才行。

因此约摸从我三四岁
起就开始学琴(这点从记录
我成长的相簿中，各个年
纪阶段、穿着小洋装弹琴
的相片可以得到证实)。

印象中家里最和谐的
场景，就是我们三个女生
(我妈、我姐跟我)轮番上阵
弹钢琴的画面，这对爸妈
来说可是既骄傲又享受的
天伦时刻，巴不得哪天我
们家也能出个音乐家，好
一圆他们的梦。

当时家里为了栽培我
们姐妹俩学琴，也不知道
去哪里弄来了架直立式钢
琴，还是日本货，向亲朋好
友四处探听，精挑细选才
请到一位钢琴名师来家里
教学。

每天放学回家的例行
功课就是学琴、练琴，我撑
着眼皮，拱起小手，盯着令
人眼花缭乱、一行行数不
完的豆芽菜，在琴键间反
复磨上好几个钟头。常常
一不小心就趴着睡在钢琴
键上，这时妈妈就会突然
出现把我打醒，要知道一
个天才的养成是很辛苦
的，一点都不能怠慢。

更换过几位老师之
后，我在八九岁时，经引荐
到一位旅日演奏型的老师
家继续苦修。徐钦华老师
每年都会为学生举办成果

发表会，由 30 几位学生轮
流上场演出。

印象中有一次演出，
排在我前面出场的小男
生，因为太紧张，竟然演奏
到一半就哭了起来，转身
跑回后台。紧接着，我拖
着及地礼服，一脸尴尬地
走向钢琴开始弹奏。我跟
其他小朋友一样紧张得要
命，手指不停地发抖，慌乱
中弹错好几个音，不时吐
舌头、眨眼睛，硬着头皮弹
完整首曲子，好像也没人
发现。

尽管如此，我的音乐
生涯渐渐踏上轨道，每天
必弹两到三小时，每周必
练五六首新曲子，一本本
厚重的琴谱，成为我课外
唯一的朋友。到了小学四
年级，难度极高的莫扎特
变奏曲已经难不倒我。

有一天下午，徐老师
很正式地来家里拜访，坐
在客厅，语带严肃地告诉
爸妈：“我观察了一阵子，
你们的女儿很特别，非常
有天分，应该考虑送去维
也纳继续深造。现在是家
瑞的最佳状态，我的能力
只能把她带到这个阶段，
接下去，她需要更好的教
育环境。如果你们同意，
我愿意协助申请事宜，请
放心。”

爸妈感动得眼泪差点

掉下来(真的，我女儿真的
是天才)，眉飞色舞地到处
跟亲朋好友炫耀：“老师说
要把她送去维也纳，是老
师提出的喔，我们家瑞可
真的是走运啦。”于是，我
瞬间得到所有人的宠爱，
成为家族的荣耀。

经 过 几 个 礼 拜 的 思
考，激情终于渐渐冷却下
来。爸妈还是舍不得把年
纪这么小、纤细瘦弱的我
送去遥远的欧洲，不能想
像女儿一个人在异乡、无
人照应的凄凉画面，况且
还不是英语系国家，因而
决定忍痛放弃这个天才养
成的大好机会。

“放弃去维也纳是一
回事，总得给她点奖励吧?”
妈妈跟爸爸商量了好半
天，决定买一架更好的钢
琴给我，予以肯定。

一个月后，一架当时
约莫 100 万新台币的平台
大钢琴，被推进我家客厅，
从此我顺利晋升为老师年
度例行演奏会的压轴。其
实自己很清楚，我弹琴的
指法准确，节奏感敏锐，确
实小有天分，读谱快、狠、
准，但实际上却少了些对
音乐的感动，这些是模仿
不来的。

我的光荣期升上初中
就渐渐褪色，沉重的课业
压力，让我无力也无心专

注练琴，手感跟技巧亦日
渐生疏。一直到前往纽约
念高中时，爸还问我：“你
不是很会弹钢琴吗?要不要
继续深造?对，把琴弹好就
对了。”于是，他们更积极
地把我推向世界顶尖的茱
莉亚音乐学院参加考试。

茱莉亚没有考上，他
们又退而求其次让我考曼
哈顿音乐学校，经过一番
努力，终于如愿考上了。

正式踏进曼哈顿音乐
学校的琴房里，有种莫名
的优越感跟荣耀，爸妈更
是乐得快飞起来。她考上
了，是不是又该给个奖励
才对呢?于是，他们决定：

“再买一架更好的钢琴。”
面对眼前竖立着我人

生中的第三架钢琴，却一
点也不开心。爸妈买琴奖
励，对我来说反而是莫大
压力。

因为，我并不爱弹琴。
高二升高三时，一位

老师问我：“将来是否继续
进入大学部深造？”我一时
反应不过来，自己真的愿
意一辈子当个音乐人吗？

相对于钢琴，我一直
很清楚自己更爱的是画
画，它能让我完全放松、自
信地沉浸其中，满足又愉
快。于是，我最终选择了
画画……

摘自《海外星云》

我非常喜欢一些自画像。
看过陈丹青的一张自画

像，只有二十一二岁吧，不屑
的眼神，散发着20世纪70年
代里最与众不同的味道——
但也真是年轻，年轻而饱满的
生动，那是我看过的最年轻的
自画像。他常常放在自己的
书中。这让我觉得他应该是
个眷恋童年的人，虽然已经
50多岁，但是，我一直相信，人
毕生的修为不过是延续十四
五岁少年的梦想。在陈丹青
的眼里，始终有燃烧的少年
梦，在他那张自画像里体现得
淋漓尽致。

在“798”画廊里，我看到
过一张徐悲鸿的自画像，30
多岁吧，一意孤行写在了脸
上，清高孤傲，一脸的狂妄，如
同他笔下的马，奔腾万里，绝
不受半点儿约束，也像他告诉
他的学生的那句话：“好的画
家，一定要一意孤行。”“一意
孤行”是他的座右铭，他终生
贯彻。

和他同时代的画家潘玉
良的自画像，那么惆怅的眼
神，一个人在法国的孤独漂
泊，还有爱情的寂寞。

女画家那种自怨自艾还
有眉宇间透出的坚硬与无奈，
都可以一览无余。相比较她
的其他画，我更喜欢她的自画
像，更本真，更纯粹，更接近于
她的内心——从一个风尘女

子到留法画家，画魂缠绕，客
死他乡，爱情染了一生的灵
魂，她眼神里无限的凄然，是
因为艺术还是因为爱情？

相比较而言，夏加尔的自
画像那么飘逸空灵。脸上是
淡定与从容。

很显然，这是一个被爱情
滋养得十分丰盈的男人的眼
神，他的蓓拉给了他最完美的
爱情，他给了这个世界最完美
的绘画。那些飞翔在空中的
人们，有着怎样灵动的心呢？
夏加尔的自画像充满了人文
情怀与宽容，是一朵莲花绽
放，饱含禅意与安宁。看过这
个男人的眼神后，会相信这个
世界的美好与善良，宽容与慈
悲。

而伦勃朗，好像写日记一
样画着自己，不断地画着，他
不美，却有着巨大的慨叹，我
仿佛听到他的生活由盛及衰
的叹息，就像《姨妈的后现代
生活》，一个穿着西服去教孩
子英语口语的上海女人，为了
生活所迫终于又回到东北，面
对着粗俗的女儿和丈夫，看他
们骂粗口，最后沦落到在集市
上摆摊位，很冷的冬天，穿着
极脏的棉衣，吃着冷馒头。伦
勃朗曾经是有钱人，在晚年过

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开了一个
杂货店，他的自画像，由富贵
到贫穷，诠释着生活的幸与不
幸。

拉斐尔的自画像让人安
宁——难怪他画天使那么
好，原来他本身就如天使一
般，眼神安静得几乎要滴出水
来，穿了黑衣，清高寡淡的样
子，让我想起名作《泉》中的女
子亦有这样的眼神。

在中国美术馆看过一个
画展，“从提香到戈雅”，看画
展的人几乎摩肩接踵，从来没
有过的热闹。提香的画那么
华丽，非常注重形式感，但提
香的自画像上是个大胡子，似
哲学家或一个传教士。而戈
雅太像牛顿，戴着眼镜，实在
像物理学家。倒是画家库尔
贝，天生一个男文艺青年形
象，至于莫奈，像一个挖矿的
工人。而张大千的自画像，宛
如一个白衣飘然的道长，有着
蚀骨的美……

最迷恋凡·高的自画像。
他有那么疯狂那么绝世

的孤单，眼神是正宗的绝望与
无奈。还有一只耳朵的他，脸
上布满了刚长出的胡须，火在
眼里燃烧着，他看到自己蓝色
的天空了吗？他闻到了阿尔

焦灼的太阳了吗？他是别人
眼中的疯子，终生只卖出过一
张画，还是他的弟弟提奥怕他
伤心买走的。没有人肯定
过他，没有人相信他，小镇
上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疯
子，一次次送他进疯人院，
除了死，他几乎没有更好
的选择。

只有那只耳朵听到过他
的呼唤，于是，他割下了它。

每次看这幅画，心都在疯
狂地疼——他一生中共有35
张自画像，疯掉之后还画过几
张，特别是有一张缠着绷带的
自画像，神经已经弯曲，处于
崩溃的边缘，一脸的焦灼与疼
痛，隔了岁月烟尘，我仍然能
感觉到那疼痛，来自心的最里
面！

这些自画像，远远比画家
自身的作品更能打动我，因为
那画的是他们自己，不美，不
神采奕奕，他们更能看穿自己
在生活中到底是一种什么状
态。他们知道自己灵魂深处
究竟要什么。

很少看到画家的自画像
有开心地笑的，他们抓住的是
自己生活的一个刹那，那个刹
那，是深邃的，是怅然的，亦是
空灵的。

如果我给自己画一幅自
画像会是什么样的呢？

摘自《读者·原创版》

人怕出名猪怕壮。郑
板桥的字画出名后，来向
他求字画的人络绎不绝，
不少人还分文不给，这让
他不胜其烦。但他到底是
郑板桥，无师自通，想到了
价值规律，想到了经济杠
杆。于是，他字画的价格
表也就诞生了：“大幅六
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
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
五钱。”并附有坦白的说
明：“凡送礼物食物，不如
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
未必即弟子所好也。若送
现银，则心中喜悦，书画皆
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
犹恐赖账。年老神倦，不
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
也。”即他的字画是明码标
价卖的，他要靠此维持生
计。“任他话旧论交接，只

当春风过耳边。”即交情归
交情，要字画，出钱买。

不过，也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买到他的字画。一
次，一个富有的盐商找到
他，出银子一百两，请他写
一幅字，但因为郑板桥看
不上此人，硬是不为这笔
白花花的银子所动。这盐
商只好怏怏而去，另想法
子。

郑板桥爱吃狗肉众所
周知。一天，他外出游玩，
傍晚回家的路上，忽然闻
到了狗肉的香味，这让他
不由自主地朝狗肉飘香的
地方走去。原来这香气是
从一所茅草屋子飘出的，

他信步走了进去。见到主
人，他自我介绍，说明来
意：“我是郑板桥，闻到狗
肉香，就冒然进来了。不
知这家主人，可否给我吃
上一点？冒昧，冒昧。”主
人一听，喜上眉头，连声
说：“久闻大名，请还怕请
不来呢，现在你来赏光，实
在是不胜荣幸。”说罢，就
请郑板桥吃狗肉，直吃得
郑板桥心满意足。吃罢，
主人请郑板桥到书房喝茶
叙话，只见四壁所挂，皆名
人书画，书案之上，琳琅满
轴，纸墨齐备。此情此景，
让郑板桥觉得这家主人很
有品位，与自己是同好之

人，于是说道：“受了你一
通美味的招待，心里不胜
感激，就让我写上几幅字，
聊表心意。”话一说完，郑
板桥立马拿起笔来，一阵
狂书，直到手腕子都累了，
方才罢手告别而去。

过了不久，郑板桥偶
然去盐商家，让他大为惊
讶的是，他那次的茅屋所
写，如今竟然尽挂盐商房
中。他忙问这是怎么回
事，盐商据实以告，并且叫
来一个仆人让郑板桥相
认：“先生见过他吧。”郑板
桥一看，原来此人就是给
他狗肉吃的人。这时郑板
桥才明白，虽然曾拒绝为
盐商写字，但最终还是落
入了人家的狗肉圈套。

摘自《青岛晚报》

发现人生的短暂及世
界的虚无，应该不算是太难
的事情。被贬为“臭老九”
的元朝文人，苦闷彷徨中经
常想到人生的空虚，元散曲
中这样的篇什俯拾皆是。
如马致远的《秋思》:“百岁
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
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
急罚盏夜阑灯灭。”再如马
致远的《风入松》:“眼前红
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
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
相别。莫笑巢鸠计拙，葫芦
提一向装呆。”

“上床与鞋履相别”，会
让我们想到小沈阳:眼睛一
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眼睛
一闭不睁这一辈子就这么
过去了。前者算是“古典
版”。只是如今我们不愿读
书，都把小沈阳当“经典”，
在“经典”上进行再创作。

如“股市版”:“这股市
其实可短暂了。眼睛
一闭一睁，上午收盘
过去了。眼睛再一闭
一睁，这下午收盘又
过 去 了 。 最 痛 苦 的
是，眼睛一闭一睁，从
2000 到 6000 了，自己
是空仓。最最痛苦的
是，眼睛一闭一睁，股
市从 6000 到 2000 了，
自己是满仓。”再如

“烟花版”:“其实一个
春节可短暂了，跟放
炮是一样一样地。一
亮一灭，一个烟花过
去了。一亮不灭，一
个大楼过去了。放烟
花最痛苦的事情你知

道是什么吗?是烟花上去了没
亮。放烟花最最痛苦的事你知
道是什么吗?是烟花上去了，大楼
亮了!”

只是这些“版本”我看了一
点也不想笑，反而很想哭。人生
真的是这样荒谬吗?人生的目的
真的是如此粗鄙而简单:就为了
挣钱花钱，如果可以不必挣钱就
更幸福?“人这一辈子不要把钱看
得太重了，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
人死了，钱没花完，人生最最痛
苦的事是人活着，钱没了”，其
实，把人生和钱的关系结合得如
此紧密，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巨
大的病痛!

短命的天才作家梁遇春也
看到了虚无———

天下事讲来讲去讲到彻底

时正同没有讲一样，只有知
道讲出来是没有意义的人
才会讲那么多话，又讲得那
么好。蒙塔涅（法国散文
家)、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
家)、帕斯卡（法国数学家、
物理学家、哲学家)、休谟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
济学家)说了许多的话，却
是全没有结论，也全因为他
们心里是雪亮的，晓得万千
种话一灯青，说不出什么大
道理来，所以他们会那样滔
滔不绝，头头是道。

天下许多事情都是翻
筋斗，未翻之前是这么站
着，既翻之后还是这么站
着，然而中间却有这么一个筋
斗!人生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
完成“这么一个筋斗”，而不是
像植物人似的“一闭”、“一睁”，
看看身边的钱还剩多少。

摘自《检察日报》

有对美国夫妇来杭
州福利院领养一个名叫
松松的小男孩，松松14个
月大，兔唇。有个细节我
记得很清楚，办领养证需
要照片，拍照片时，松松
坐在那对美国夫妇的怀
抱里，笑得手舞足蹈，口
水流了他们一身，他们却
开心得不得了，连说“真
可爱真可爱”。他们选择

唇裂孩子，就是为了帮助
他治病。

中国父母想领养孩
子的也不少，但能达到那
种境界的人并不多。他
们领养一个孩子，要求很
高也很多啊，除年龄要
求、性别要求外，还要求
健康、漂亮，眼睛要大，鼻
子要挺，据说有个女士，
竟嫌阿姨抱出来的孩子

不是双眼皮！自己生的都
不能那么十全十美吧。

为了得到一个漂亮
孩子，有门路者就挖空心
思拐弯抹角托人，据福利
院阿姨说，某某主任、某
某书记、某某长，都排长
队等着哪。难怪，我一个
朋友自己到福利院去看，
走了很多家之后说：很难
看到一个顺眼一些的。

于是我为朋友打了
个电话，福利院阿姨的一
句话让我动容。当我说
了我朋友希望孩子尽可
能漂亮一点时，她说：他
们每一个都是漂亮的孩
子呀！

我知道她们为什么
那么爱孩子爱这份工作
了，在她们眼里，孩子都
是漂亮的，不漂亮的是那
些挑三拣四的大人。这
种挑剔的领养，距离爱已
经很远了。

摘自《青年博览》

有尘埃才能传递光亮 清代官员报销难

郑板桥落入狗肉圈套

绿 窗

最巨大的病痛
郑海啸

干吗不做你自己

漂亮的孩子
莫小米

曲家瑞


